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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加剧贫富分化

沙 烨

自 1980 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里根政府上台执政，美英新自由主义得以从理论走向实践，并

发展为一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1) 在全球范围内，一场以市场经济自由化

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逐渐兴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经济学思想大行其道，

效率至上的“自由市场”学说被奉为圭臬。自那时起，各国政府开始不断减少对社会和经济领域

的控制，倡导私营企业的主导作用。

在这 40 年里，快速增长的经济与自由放任的市场交相辉映。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给资本松绑，

再分配制度向富裕阶层倾斜，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美国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

断扩大。随着美国国内财富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普通民众的焦虑和愤怒也在持续累积。美国的

精英阶层在享受财富带来的优质生活，普通人的生活却不尽如人意。这种反差成为近年来美国政

治与社会极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曾三次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前国会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

在其著作《繁荣基石》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经济繁荣所依赖的制度原则在于有效地保护私人

产权、确立法治和维护自由市场体制。(2) 如今自由市场体制“基石”未改，繁荣却已成往昔。回

顾近一个世纪的美国经济发展史，值得思考的是，“自由市场”到底是美国繁荣的“基石”，还

是撕裂美国的“潘多拉魔盒”？在税收、再分配等问题上，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才有助于提

升社会整体福祉、促进经济的长久发展？

一、“沦陷”的国会山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硝烟弥漫。大批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对 2020 年美国

总统大选结果不满，他们冲破了警察设置的封锁线，暴力闯入国会大厦，与警察混战，随处涂鸦

破坏。在示威者的冲击下，正在举行认证大选结果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被迫中断。通过国会大厦

的“沦陷”事件，我们看到当前美国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严峻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特朗普

支持者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 

一切纷乱的缘由须回溯至 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历史时刻。一本名为《乡下人的悲歌》

的图书名噪一时。各路媒体大加推荐，认为这本书揭示了特朗普突破重重围堵、打败各路竞争对

手的秘密。《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是一名叫作 J.D. 万斯（J.D. Vance）的美国年轻律师。他出

生在肯塔基州的一个普通白人工人家庭，在俄亥俄州长大，周围都是被称为“红脖子”或“白垃

(1) 王学军、程恩富：《美国新自由主义兴衰的权力逻辑》，《红旗文稿》2017 年第 15 期，第 34—36 页。

(2) [ 美 ] 罗恩·保罗：《繁荣基石：自由市场、诚实货币与私有财产》，王文斌、李志阔、周瑛达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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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的白人贫困阶层。(1) J.D. 万斯在书中通过对其切身经历的生动叙述，描绘了美国中西部地区

逐渐衰退的场景，展现出这些地区的美国民众对生活的无助与迷茫。

从选民结构上看，特朗普的支持者以政治倾向保守的白人为主，包括大部分来自美国“铁锈

带”的蓝领工人、中下层白人、乡村地区农民，以及南部“阳光带”的福音派教徒。这正是 J. D. 万

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描绘的群体。传统观念将这些人视为美国的主流群体，理应享有“美国

梦”中所描绘的中产阶层生活。然而，在新时代的财富创造洪流中，这些群体却面临着不断被边

缘化的尴尬境地。由于财富分配日益不公，贫困与阶层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些处于美国底层的

民众生活越来越艰难，愤怒与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普通民众就已经对以华尔街为主的金融集团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在他

们看来，制造了危机的精英阶层非但没有遭受任何惩罚，反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全力资助，而普

通民众则不得不为这些人的贪婪买单。2011 年下半年，大批示威者聚集在纽约华尔街附近，发

起了席卷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抗议精英阶层的为富不仁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占

领华尔街”运动并未改变美国的财富分配机制，却埋下了美国社会政治局势走向极端化的种子。

特朗普抓住了时代的“痛点”，将饱受财富分配不公之苦的中下层民众作为自己重点争取的

对象，成功赢得了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也正是这群人，在 2021 年年初，强行攻占国会山，将

美国社会的内部裂痕刺眼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恶化的贫富差距一度被美国经济和财富的高速增长所掩盖。自

1980 年代以来，秉承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逐渐放宽，各项税率大幅降低，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受到严格限制。相关政策的确促进了美国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道琼斯指数

与纳斯达克指数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根据 Statista 专业数据公司提供的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由 1980 年的约 2.86 万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0.94 万亿美元，增加了 6 倍多。(2)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过去 40 年间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自由市场经济呈现出异

常繁荣的景象。仅从各项数据来看，“美国梦”似乎已经实现。但是，极少有人意识到，1970

年代的“美国梦”已经只剩最后一抹残阳。1970 年代之后，美国工人的工资几乎不再增长，而

美国公司高管的收入却一再猛增。“在 1970 年代，102 家大公司（1940—1990 年销售量曾列

入前 50 名的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 120 万美元，只比 1930 年

代 CEO 的收入略高，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 40 倍。而到了 21 世纪初，

CEO 的平均年薪超过了 900 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 367 倍。”(3)

根据 2018 年《世界不平等报告》统计，1980—2016 年，美国前 1% 的富人阶层收入占国民

总收入比重从约 10% 上升至约 20%，而后 50% 的美国民众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则从约 20% 下

跌至约 13% 的水平。也就是说，在近 40 年的变迁中，前 1% 的富人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

重翻倍增长，而后 50% 的普通民众收入在国民总收入占比缩水超过三分之一。(4)

(1) [ 美 ] J.D.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庄逸抒译，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

(2)“Ann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Real GDP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30 to 2020”(August 23, 2021), Statista, https://www.
statista.com/statistics/1031678/gdp-and-real-gdp-united-states-1930-2019/, retrieved June 6, 2021.

(3) [ 美 ] 保罗·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刘波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4 页。

(4) Fucando Alvaredo, et al.,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World Inequality Lab，December 2018.



13

专

题

Focus

撕裂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加剧贫富分化

随之而来的是年轻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和空间不断被挤压。《纽约时报》2016 年

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梦，终于量化了》的文章，其数据显示，出生于 1940 年代的美国人，

有 92% 到 30 岁时比其父辈 30 岁时的收入高。但 1940 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收入高于父辈同

龄时的概率逐渐降低，到 1970 年代降至 61%，而 1980 年代出生的人，只有一半的人能比过

父辈了。(1)

收入差距拉大加深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导致了不同阶层的群体为自己和子女获取社

会资源与机会的能力也出现了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但影响父母这一代人的一生，而且这种影响

也将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及后辈，成为一种“阶层诅咒”。

到了 21 世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阶层固化正在形成，并认为这种趋势将会扩大美国特

权阶层的力量。美国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指出：“随着不平等的加剧，

美国社会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辩论也日益升温。随着收入差距拉大，孩子们能否有机会超越他们的

父母，这一点越来越重要。相比过去，今天子女在收入上超越父母的速度更快还是更慢，目前尚

无定论。但因为收入阶梯的差距比过去更大，家庭背景对一个人最终经济成就的影响也变得更大，

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如此。”(2)

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与财富差距使出生在不同阶层家庭的孩子面对的各类资源与机会愈发不平

等。在努力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阶层的孩子得到的结果很有可能完全不同。对于绝大多数底

层民众的子女来说，努力向上的回报率不断下滑，跳脱原生家庭束缚的门槛却在不断变高。与此

相对的是，出生于精英阶层的孩子不仅可以享受到最为优质的各类资源，而且能够在父母的支持

下获得更高的成功概率。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的暴发与肆虐使美国社会的财富不

平等问题更加严重。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出台了近 4 万亿美元的刺激政策，试图救助金融市场。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 2020 年 1 月 1 日的 4.17 万亿美元，迅速攀升至 2021 年 6 月 2 日的 7.94 万

亿美元，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涨了 3.77 万亿美元。(3)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商业成了政策资源分配中最大的“被慈善”对象。绝大部分本应用

来纾困的新增美元最终都流入了资本市场。股票和房屋等资产的价格被大幅推高，富人与穷人间

的财富差距不断增大。有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美国前 1% 富人的净资产总额已经

达到约 35.69 万亿美元，而后 50% 普通民众的净资产总额只有约 2.09 万亿美元——前者拥有的

财富总量是后者的 17 倍多。(4)

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前 50 名富豪拥有的财富在疫情期间增加了 7 000 多亿美元，总额已超

过 2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 50 名美国富豪的财富规模已经与美国约 1.65 亿普通民众拥有的财

(1) David Leonhardt,“The American Dream, Quantified at Last”(December 8, 2018),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
com/2016/12/08/opinion/the-american-dream-quantified-at-last.html, retrieved June 6, 2021.

(2) Isabel Sawhill,“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Rom Haskins, Julia Isaacs, and Isabel Sawhill, eds., 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 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3)“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ondition of All Federal Reserve Banks”(October 20, 2021),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https://
fred.stlouisfed.org/series/WALCL, retrieved June 6, 2021.

(4)  Board of Governor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U.S. since 1989”(October 1, 2021), Federal 
Reserve,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dataviz/dfa/distribute/table/, retrieved April 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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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量相当。(1) 根据美国税收公平组织和政策研究所提供的数据，2020 年 3 月 18 日—2021 年 4 月

12 日，美国 719 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量从 2.95 万亿美元跃升至 4.56 万亿美元，增长了 1.61 万亿

美元，增幅为 55%。而在 1990 年，亿万富翁总身价 2 400 亿美元，后 50% 的普通民众却拥有

3 800 亿美元的财富总量，前者只有后者的 63%。(2)

对于美国人来说，通过努力工作和辛勤劳动过上类似父辈的中产阶层生活正变得越来越遥不

可及。随着美国国内贫富两极化矛盾的加剧，普通民众的焦虑和愤怒也在持续累积。美国的精英

阶层在享受财富盛筵，“乡下人的悲歌”却同时在各地上演。这种反差导致美国社会与政治秩序

近几年持续动荡，并最终成为国会山沦陷事件的诱因。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怎么会走到今天？

我们将时间退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彼时的美国也曾拥有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财富分配相

对公正、各阶层趋于平等的黄金时代。

二、曾经的黄金时代
从长历史周期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就像钟摆一般，随着时代的变换在

“公平”和“效率”间来回摆动。

20 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美国经济蒸蒸日上，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

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那段时间被称为“镀金时代”。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美孚石油

等今日依然耳熟能详的美国工业巨头均崛起于那个时代。

然而，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不受调节的市场使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绝大多数

普通民众忍受着贫穷和被剥削的苦难，与富人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著名的喜

剧大师卓别林在其电影《摩登时代》中，运用了夸张的剧情和表演，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工人阶层

曾经历的真实痛苦。在影片中，资本家为了提升工人工作的效率，甚至发明了吃饭机器，以压缩工

人的吃饭时间。而工人被迫如同零件一般，重复一个动作成千上万次，身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

在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资本集团和精英阶层无所顾忌地吞噬大量财

富，并通过行业垄断的方式，彻底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时的美国社会长期动荡，贫富分化激

起了普通劳苦大众对富人阶层的严重不满，双方矛盾一触即发。在西奥多·罗斯福的领导下，美

国掀起了“反托拉斯运动”，并强行拆分了包括标准石油在内的众多垄断工业巨头。

仅仅拆分巨头并不足以完全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财富分化问题。1929 年，历史上影响最

为深远的经济危机全面爆发，长达 10 年的“大萧条”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发展走向。不同阶层间

的对立和仇视情绪随着“大萧条”的爆发达到了顶点。大资本和精英阶层的肆意妄为，一度使整

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当选第

32 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全力推行“新政”，签署了针对税收与劳资改革的法案。

在新颁布的《公平劳动关系法》的支持下，美国工会运动终于得到蓬勃发展，一改长期被

资本方压制的局面。“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立的工会时，联

(1)“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billionaires/, retrieved November 5, 2021.

(2) Chuck Collins,“Billionaire Wealth, U.S. Job Losses and Pandemic Profiteers”(October 18, 2021), Inequality, https: //inequality.org/
great-divide/updates-billionaire-pandemic/, retrieved June 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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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 

1935 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声明：

‘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的一部分。本法

也设定多种方式，以供政府保障该项合法权利’。”(1) 国家政策对工会活动的支持，提高了工人

群体的议价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初次分配中的劳资收入差距。在工会力量的影响下，美国工

人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得到快速提升。蓝领工人阶层与其他阶层的财富差距缩小，促进了美国中产

阶层社会的形成。

罗斯福新政还彻底改革了美国税收制度，对调节财富分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罗斯福新

政时代开始，针对富人的税收连续上涨，不仅开始远高于 1920 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

税率仍是很高。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届任期升到 63%（当前只有 37%），(2) 在第二

届任期进一步升到 79%。1950 年代中期，随着冷战开支的增加，这一税率升到了 91% 的历史高点。

此外，那些依靠资本收入的人发现，不仅大部分收入被征收了税，而且将财富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变得越来越困难。最高遗产税率从 20% 上升到 45%，然后是 60%、70%，最后达到 77%。(3)

政府通过调节财富分配机制，大幅缩小了美国各个阶层间的贫富差距，缓解了社会内部矛盾。

政府利用从富人手中征得的财富，提高了基本医疗保障、失业保险与退休金计划等福利，将社会

创造的财富反馈给以劳动与中产阶层为主的普通美国人，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保障。而更合

理的财富分配机制使美国中等家庭在 1950 年代的实际收入相比大萧条时期有大幅提升。

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里一直徘徊前进。直到罗斯福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才终于限制住资本垄断的行为，并通

过调整税收制度等手段，以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

济的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0 年代，尽管美国仍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中，政治局势一度动荡不安，但美国从战后萧

条中渐渐走出，迎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间，美国国内工作机会充裕，几乎无限

接近完全就业，这也使工薪阶层工资收入年年上涨，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完全可以依靠一己之力

养育整个家庭。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社会呈现出如下景象：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极小，社会福利保

障比现在要好；中产阶层达到了历史最大规模，社会较为平等；年轻人对生活充满希望，每个美

国人都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富足生活。 

1950 年代美国财富阶层拥有的资产规模要远远小于 1920 年代同一阶层富豪拥有的财富。

1929 年，美国最富有的 0.1% 人口占有本国财富的 20% 多，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只有 10%

左右。(4) 保罗·克鲁格曼（Panl Krugman）在其著作《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指出，导致富

人阶层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富人征收的税率出现大幅度提升。

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主政期间，美国由原

(1) [ 美 ] 保罗·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第 53—54 页。 

(2) 王丽颖：《罗斯福当年如何增税》（2015 年 2 月 13 日），凤凰新闻网，https://www.ifnews.com/news.html?aid=7404，最后浏览日期：
2021 年 7 月 29 日。 

(3) [ 美 ] 保罗·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第 51 页。

(4) [ 美 ] 保罗·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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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过度追求“效率至上”扭转至寻求“公平分配”的政策方向，并对早期自由主义影响下的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修补和完善。美国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普通民众生活大幅改善，并为其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充分说明了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对市场进行

干预并通过二次分配等经济制度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按照当前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派观点来看，大幅加税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政府强力干

预市场等行为，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然而，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美国经验却恰恰证

明了相反的结论。 

Statista 公司的历史数据显示，195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2 998 亿美元，到 1980 年，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86 万亿美元，30 年间增长了近 10 倍。(1) 在这段时期内，虽然政府实行

了一系列增税等利于劳方的调节政策，工人的最低时薪不断上涨，但经济的总体表现却丝毫不逊

色于其他高速增长时期。(2) 仅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说，1950—1980 年这 30 年的增幅甚至远高于之

后 40 年的增幅水平。

1950—1980 年，美国各个阶层民众收入达到了历史上相对公平的水平。1970 年代，美国前 1%

的富人平均税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 11% 上下浮动，而后 50% 的美国普通民众税前收入占

美国国民总收入约 20%。(3) 美国普通人的收入快速上涨，并刺激美国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进而

推动美国经济在这一阶段快速良性增长。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经济在飞速增长的同时，

贫富差距反而在缩小。

可见，增加税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干预市场等措施不但没有像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声

称的那样会降低社会资源分配效率、拖累美国经济发展，反而为美国创造了长达近 30 年的黄金

时期。政府通过介入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有效地实现了对社会财富的合理调整，解决了 20 世

纪初至大萧条时代以来的美国贫富差距恶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使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生活的“美国梦”成为可能。

三、被打开的魔盒
1970 年代末，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受经济滞胀影响，财富分配机制的周期出现回转。

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美国再次步入追求“效率至上”的新一

轮周期中。

新自由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是一种现代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派别。英国著名学者大

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指出，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视角中，国

家应该以维护个人财产权、法制以及保证自由市场运行为根本，竭力避免干涉经济运行。(4) 因此，

个人主义、知识产权、创业精神、全面私有化与自由贸易等，是新自由主义国家最为倡导的几个

(1)“Ann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Real GDP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30 to 2020”(July, 2021),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
statistics/1031678/gdp-and-real-gdp-united-states-1930—2019/, retrieved June 6, 2021.

(2) “Gross Domestic Product”（October 28, 2021）,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GDP, retrieved April 5, 
2021.

(3) Fucando Alvaredo, et al.,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World Inequality Lab，December 2018.

(4) [ 美 ]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4—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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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则，也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并快速提升科技水平的不二法门。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存在已久。但直到 1970 年代末，这一思潮才开始在美国的政策实

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1970 年代初期，美国社会对大资本和富人阶层十分警惕。全面放开

对市场经济的限制与当时主流思想矛盾较大，新自由主义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然而为何短短几

年时间里，这一意识形态竟异军突起，并最终席卷全球？这与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关。

1970 年代，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沼，再加上与苏联之间的冷战日趋白热化，美国政府的财

政压力不断加大。1973 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全球石油价格猛涨，美国发生严重的

通货膨胀。石油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再加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布雷顿森林

体系的崩塌等问题，最终引发了长期经济滞胀。

美国政府依旧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复苏。在经历了“大水漫灌”

之后，美国经济不但未能恢复增长，反而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滞胀中。(1) 由于传统手段无力解决

长期滞胀等问题，美国经济政策出现转折点。

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在经济上实行全面自由市场政策：强调公共服务与资产的全面私有化，并

在税收政策上向富裕阶层倾斜。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981 年减税法案》和《1986 年税制改革

法案》两套税制法案，对美国原先的税制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大幅降低了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

《1986 年税制改革法案》影响最为深远，该法案将公司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原来的 46% 下

调到 34%，个人则由 50% 降为 33%（最高收入阶层实际适用的是 28% 的边际税率，而不是税法

中规定的 33%）(2)，该法案还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使美国税收制度丧失了二次分配的作用，并

直接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

工会运动的衰落也折射出美国经济制度的周期性变化。保罗·克鲁格曼指出，“里根当政后，

反工会运动得到最高层的政治鼓励和支持。里根对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镇压是对各行各业的工

会发出全面进攻的信号”。(3) 试图组织或支持工会活动的工人常常遭到非法解雇，从 1970 年代末

到 1980 年代初，在投票支持工会的工人中，至少有 1/20 遭到非法解雇，一些估计甚至认为这一

比例高达 1/8。在一系列打击措施之下，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从 1973 年的 39% 下降到 2005 年的

13%。(4) 工会曾经是抑制贫富不均的强大力量，如今却遭遇成员骤降，也失去了与商业大资本集

团博弈的实力，在市场浪潮中不断被边缘化。 

正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样，限制资本和市场的枷锁一旦打开，短时间内很难被再次关上。新自

由主义彻底改变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引导美国政府不断采取包括减少税收、实施私有

化、放松市场监管、大幅增加政府负债等政策，走向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理念。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虽然走出了滞胀的困境，但这也为 1980 年代后的数

次大型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自此，美国逐渐放弃了对财富分配的调节政策，各阶层之间的财富

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严重侵蚀了美国国家治理能力，使政治极化现象不断蔓延。

(1) 刘典：《负利率透视西方经济的不平等》，《中国金融》2020 年第 22 期，第 68—69 页。

(2) [ 美 ] 阿兰·J. 沃尔巴克 ：《美国税制改革历程》，张瑛摘译，《经济资料译丛》2004 年第 3 期，第 24—28 页。

(3) [ 美 ] 保罗·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第 163 页。

(4) [ 美 ] 保罗·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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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7 年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美国财富分配结构加速失衡。美国中产阶层的主要财富

集中于房地产，而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价格大跌，使普通美国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然而，美国财富阶层却在获得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多轮救助之后，迅速恢复了元气，还依靠

来自政府救助的资本，以较低价格收购了大量优质资产。更为恶劣的是，大型跨国企业与金融财

团的高管在危机期间，拿着政府的补贴大肆发放奖金。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但逍遥法外，

反而获得了巨大财富。这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大型群体

性社会运动开始在全美各地涌动。

资本的天性是追求更高的利润，资本所有者必然会想方设法干涉财富分配机制，以求获得更

多的经济收益。借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型企业、金融巨头、社会精英阶层在学术理论的支

持下，阻碍政府对财富分配机制进行合理调节，并淡化分配机制的社会平衡作用。而当政府无法

利用法律与税收机制进行调节时，社会财富必然倾向于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的普通民

众则陷入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不断减少的窘境之中。

虽然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财富分配失衡的后果，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

质疑却被斥责为对市场自由运行的干涉，而这种干涉会导致更大的风险。通过税收调节社会财富

分配，被认为将降低富人的投资积极性，削弱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甚至会使富人通过移民等手

段转移财富，造成资本和人才的外流，降低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意识形

态影响下，几乎所有试图改变财富分配机制的政策都被牢牢禁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财富

的价值错配迟迟得不到纠正，财富分化问题也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全面的社会与政治冲突。

客观上讲，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资本与市场经济放松限制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一个财

富分配严重两极化的社会，其经济很难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在自由市场政策下，既得利益者必

然倾向用自身的资源影响政府，鼓励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和货币政策，而这些政策毫无疑

问会削弱普通民众的财富收入，加剧社会经济中“赢家通吃”的局面，使贫富差距问题不断恶化。

更危险的是，新自由主义危机正漫溢至全球。美国的实体生产领域难以吸收庞大的过剩资本，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助推下，越来越多的资本转入房地产市场、股票、证券等金融市场进行

投机。自 1990 年以来，金融化进程加速，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快速增长。

美国利用“优先进入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个“胡萝卜”，诱使许多国家按新自由主义原则进

行经济改革，以利于美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赚取高额利润。

在 2020 年的美国大选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数字巨头，

即以谷歌、脸书、推特、苹果等为首的跨国互联网科技数字巨头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

响。数字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仍然在鼓吹原教旨主义的市场政策与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1) 而完全

放开对数字市场的限制与监管，正是数字巨头获取全面垄断地位的重要目标。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处于从创造增量全面转变为竞争存量的时代，社会

流动空间进一步缩小。以数字巨头和金融集团为核心的财富阶层依靠技术与资本优势，通过控制

资源分配的方式汲取了庞大的财富，绝大多数普通人根本无法参与到数字时代的财富分配游戏里，

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

(1) 刘典：《数字人民币：数字经济的生态重构与全球竞争》，《文化纵横》2021 年第 1 期，第 40—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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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回顾美国经济的百年发展，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或是缩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意识形态偏

好和政治考量。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自由市场政策，使市场经济中价值创造者和利

益获得者的社会财富结构性错配问题凸显出来，是当前美国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最直接

原因。

在 2016 年总统选举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公开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

在选民尤其是年轻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桑德斯的左翼主张吸引了大批选民，以至于《纽约时报》

刊发了一篇文章——《伯尼·桑德斯：炫酷的社会主义老爷爷》。(1) 事实上，并不是桑德斯让人

们变左，而是美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左翼思想存在大量的群众基础。

2021 年 3 月 25 日，桑德斯联合民主党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提出《为了 99.5% 法案》。

在法案开头，桑德斯写道：“一个多世纪之前，共和党总统罗斯福为建立累进的遗产税制而奋战，

旨在减少镀金时代以来的巨大财富集聚……从道德、经济和政治角度看，如果少数人拥有大量财

富，而大多数人却拥有很少的财富，我们的国家就不会繁荣……减少财富不平等，维护我们的民

主的最好方法是对超级富豪征收累进的遗产税……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为 99.5% 的人服务的经济

体，而不是一个为富人和权贵服务的美国。”(2) 该法案旨在将遗产税率从 40% 提高至 65%，将遗

产税免税额从 1 170 万美元降低至 100 万美元，将联邦房产税免税额从 1 170 万美元降低至 350

万美元，并堵死富人家族通过设立信托避税的漏洞。(3)

面对由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国家治理危机，罗恩·保罗所宣扬的“繁荣基石”已丧失现实解

释力。2021 年 4 月 29 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演讲时直言：“涓滴经济学从来没有奏效，

是时候自下向上、由内向外发展经济了。”(4) 罗斯福新政正是通过稳定生产、保障就业、调节分配，

有效化解贫富分化难题，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危机。这充分说明仅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

贫富分化的治理难题。

日趋严重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考验。各国在应对

危机时，只有破除对于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市场”的迷思，依托有为政府调整财富分配机制，

着力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完善再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扭转社会财富进

一步两极分化的演进趋势，才是从根本上缓解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现实路径。这不仅是来自美国

经济发展史的启示，也可以成为世界各国借鉴的重要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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